
黑色周末，巨星陨落。5月22日，吴孟超院士与
袁隆平院士先后辞世，举国陷入巨大的悲恸和哀悼
中。人们在袁隆平院士离去的医院门口久久徘徊，泪
眼婆娑，不忍离去；长沙城内悼念送别的人群，更是排
起长长的队伍。在上海吴孟超院士的灵堂内，有将近
一半的白花是从外地快递送过来的，工作人员不断接
到各种吊唁电话。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写下极富感染
力的文字，通过留言、评论和转发等方式，持续不断向
两位科学家致以敬意和哀思。让人更为感慨的是，追
悼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年轻人。

心里有人民的人，人民一定会记得他。人们对两
位院士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正汇成一场声势浩大、回响
不断的集体吊唁，这种发乎于心的默契行动，交织着所
有人的深厚情感，呈现出人民共享共振的英雄记忆。

全网刷屏、众人落泪，不约而同的追忆行动、交相

呼应的情感表达中，最多的敬称是“国士”和“英雄”。
人们对两位科学家心怀天下、献身科研的崇敬之情溢
于言表，对他们无愧人民、以身报国的感佩之情喷涌而
出。如此情感丰沛的民间自发致敬，既是对逝者的无
限缅怀和崇高敬意，也清晰勾勒出社会大众的道德风
貌，勾画出时代的价值坐标。

斯人已逝，其风长存。全民的悼念行动，辉映出两
位科学家情怀品格的灼灼光芒。他们将一生献给了自
己挚爱的国家和人民，在孜孜以求、无怨无悔中，诠释着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他们的爱国之情，报
国之志，他们对人民的深情厚爱，对科学探索的无畏执
着，于躬体力行、深厚凝重中，影响塑造着社会大众的心
理精神。哀思与缅怀，是对英雄精神的深切认同、是对
科学精神的无比崇敬、是对民族脊梁的赞颂讴歌。

袁隆平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一生有两个

梦想，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吴孟超院士则
被誉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从医70多年，完成了1.6
万余台肝脏手术，推动中国肝病医学从无到有、从有到
精。理性求实、永无止境的科学精神，是他们留给我们
的丰厚遗产。哀悼的人群中，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见过
两位院士，可人们知道他们的故事，感佩他们的精神，
就在这样的“民间传颂”中，他们的精神将得以传承。

不求名利，只为人民，方才配得上“国士”。人们
对袁隆平院士的印象，是他在试验田里工作的场景，他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下田。在这位可爱的老人身
上，始终葆有中国农民的朴素气质，做事尚诚朴、居功
不自傲。而“吴老想的不是一家医院的手术量、有没有
竞争对手，而是希望全国人民、甚至全世界都受益。”以
大地为书，以苍生为念，两位“国士”不断创造科学高
度，以赤子的眷眷之心为国家和民族发展掌灯引路，其

功其业，其行其言，在“润物无声”中感染着许多人。人
们对“心怀国之大者”的缅怀，传递着对其人格的敬重，
也再次确立了“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价值观。

“国士”的沉甸甸称呼里，是对时代英雄的致敬。
伟大的时代，离不开英雄，离不开对英雄的崇尚。在举
国致敬里，我们看到“国士”的精神光芒，也感受到英雄
价值坐标的感召力。有人说，这是一个网红的时代，年
轻人追逐各自的明星偶像。但当巨星陨落，我们得以看
清什么才是年轻人真正、永远的偶像。在自发的全民
悼念中，在网络上让人泪目的网友留言中，在医学院、农
学院学生，无数年轻人手执花朵鞠躬志哀中，我们看到
两位科学家身上的家国理想、科学信念、人民情怀早已
熔铸进我们的价值坐标，并被赋予崭新的时代气质和精
神内涵，被认同，被发扬，被传承。 （青平）

据《中国青年报》

全民追悼标注时代价值坐标

时针拨回5月22日上午，
弥留之际，亲友围在袁隆平床
边，唱起他最喜欢的歌。

他走得安详，嘴角带着
笑。有人说，袁老那么思念母
亲，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

还有人说，他一定是进入
了梦乡。梦里的稻穗比高粱
还高，穗粒比花生还大，风轻轻
吹过，袁老戴着草帽，就坐在稻
穗下乘凉。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
生。这是袁隆平的梦，也是后
来者的梦。

他 没 有 留 下 最 后 的 话
语。可他想说的，人们却能看
见——

从云贵高原到华北平原，
从洞庭湖区到江南水乡，无数
农民还在等待第三代杂交水
稻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田；在新
疆、山东、黑龙江等地，已有超
过10万亩海水稻试验田丰产，
许多角落还在等待“再造亿亩
良田”的理想步步实现……

未竟的事业，科学的价
值，正待我们去坚守，拼搏，开
掘。

“书本里长不出水稻，只
有田里才长得出水稻。”这是袁
隆平送给年轻科研工作者的
成长秘诀——唯有实践，方不
辜负真理。

即使身处重病之中，袁隆
平最牵挂的还是科研。

入院之初，他每天都问医
务人员：“天晴还是下雨？”“今
天多少度？”有一次，护士回答
28℃。袁隆平急了：“这对第三
代杂交稻成熟有影响！”

他病重时念念不忘的，是
叮嘱学生们要把杂交水稻事
业发展好。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本色
——爱国为民、刻苦钻研、全
心奉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袁隆平仍在奋力燃烧自己，烛
照后学。

生命有尽头，科学无止
境。

一代科学巨擘陨落，留下
丰富的精神遗产，激励一代代
科研工作者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

你听！
传承的决心，如稻穗饱满

——
“我追的星陨落了，会有

更多的星亮起……”
青春的誓言，如稻苗蓬勃

——
“请放心，您这位‘90后’

没有完成的，还有其他‘90后’
顶上！”

袁隆平走了，袁隆平星依
然闪耀…… 据新华社

吴孟超拥有无数的荣誉和头
衔，但他最看重的无非是三个，一
个是共产党员，一个对病人来说
是“医生”，一个对他的学生而言
是“老师”。

“我的技术属于人类，我吴孟
超没有专利。”吴孟超从不害怕学
生超过自己，抢了自己的风头。
1978 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
制度。“要让中国肝胆外科站到世
界 最 前 沿 ！”吴 孟 超“ 敢 为 天 下
先”，开设了独立的肝胆外科学
科；又于 1979 年开始正式招收硕
士研究生。半个世纪以来，吴孟
超先后培养出的 100多名硕士生、
博士生和博士后绝大多数已成为
我国肝胆外科的中坚力量。

吴孟超每年都会接收很多地

方医院的进修医生，手术的时候，
总让进修医生尽可能地靠近他，
并耐心为他们讲解手术的方法、
要领和技巧。

在吴孟超兄妹 7人中，他的名
气最大，而钱最少。吴孟超曾对
劝他到国外发展的弟弟说：“我不
是为了钱，要想赚钱，在国内也能
成富翁。钱是身外之物，只有事
业和精神是永存的。”

1996 年，吴孟超就将个人积
蓄的 30万元加上社会各界捐赠的
400万元设立了“吴孟超肝胆外科
医学基金”。目前基金已发展成
为“ 上 海 吴 孟 超 医 学 科 技 基 金
会”，总额已达 1500万元。

（仇逸）
据新华社

挑战挑战““癌中之王癌中之王””的人的人
怀念吴孟超

中科院院士、“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22日去世，享年99岁。
2011年 8月 15日，新华社曾播发通稿《（走近院士）挑战“癌中之王”的人——记中科院院士、第

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吴孟超》，全文如下：
他的双手，灵巧自如地穿梭于患者体内，干净利落地分离凶险的肿瘤；他的目光，总是牵挂着病

人的疼痛和需要，聚焦着我国肝胆外科的每一步进展……治病救人68载，年近90的吴孟超依然坚
守在门诊、手术室和病人的病床前，书写着一位肝胆外科开拓者和创始人的传奇人生。

5月22日，一位91岁的老人走了。
湖南长沙，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门诊楼前，三捧青翠的稻束静静矗立。不知是谁，采下老人毕生为之奋斗的梦，向他祭献。
灵车过处，人们夹道相送；汽笛声声，祝他一路走好。
一颗稻种，填得满天下粮仓。千言万语，道不尽一生故事。
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老百姓把袁隆平刻进自己心里。

2020年 11月 2日，袁隆平院士在位于长沙的湖南
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测产现场进行视频连线。

新华社记者 陈泽国 摄

1980年 10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杂交水稻的育种家、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袁隆平（左二），经过10多年刻
苦的研究实验，在有关科研单位的协作下，攻克了制种
关，使杂交水稻的研究获得全面成功，为水稻增产开辟了
新的途径。 新华社记者 王平 摄

1978年 3月 21日，全国科学大会上，湖南省代表袁
隆平在小组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刘少山 摄

上世纪60年代，吴孟超在制作肝脏血管铸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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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97岁高龄的吴孟超主刀手术

1922年仲夏的一天，吴孟超出生在福州
闽清县白樟乡的一个小山村里，5岁时随母
亲移居马来西亚。1937 年，抗战爆发，完成
初中学业的吴孟超萌发了回国投身抗战的
念头，3年之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943年
秋天，吴孟超考取了同济大学医学院肝胆外
科专业。

1956年的春天，当时已是第二军医大学
主治医师的吴孟超，在被誉为“当代中国外科
之父”的裘法祖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已经小有
名气。裘法祖对他说：“世界医学发展得很

快，但肝脏外科目前还是个薄弱学科，我国的
肝脏外科几乎是一片空白，如果你真有志向
的话，可以朝肝脏外科的方向发展。”从此，吴
孟超和肝脏外科结下了一辈子化不开的缘。

1958 年，听到一位外国权威“中国肝外
科要达到国际水平，起码要二三十年”的断
言后，吴孟超当晚写下“卧薪尝胆、走向世
界”8个字。他在压力和激励下成果迭出：提
出了“五叶四段”解剖学理论；建立了“常温
下间歇性肝门阻断切肝法”；进行首例中肝
叶切除手术；提出了肝癌“二期手术”概念，

对一时不能切除的巨大肝癌先行综合治疗，
待肿瘤缩小后再行切除……

吴孟超深知，唯有将临床手术和基础研
究结合起来，才能早日找到治愈肝癌的方
法。自 1976 年以来，吴孟超就带领他的学
生在上海开展了 18 万人次的肝癌普查，摸
索出肝癌早期诊断的经验。20世纪 80年代
初期，吴孟超率先建立了国内第一个肝癌专
业性研究实验室，为肝胆外科的基础研究积
蓄能量。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了由
吴孟超牵头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他伴随我国肝胆外科“卧薪尝胆、走向世界”

我 国 是 肝 脏 肿 瘤 的 多 发 国
家，且确诊多见中晚期、复发率
高，肝癌以极高的恶性程度被称
为“癌中之王”，每年都要夺取数
以万计的生命。病人的痛苦，催
生的是大医的奉献。除了一颗坚
定的爱国心，支撑吴孟超近 70 年
行医道路的，是对病人的一腔热
情和无私爱心。

在指导学生的一次手术中，
由于动脉上一个止血钳夹得不
牢，血液喷射而出，吴孟超的眼镜
瞬时被血覆盖。在完全看不见的
情况下，他凭着经验在第一时间
用手指堵住了出血口。年轻的学
生因为紧张，缝针时刺在了吴孟
超的手指上。吴孟超泰然自若，
指挥继续缝针。手术后，吴孟超
把学生们叫到一起：“要把病人放
在第一位，这是一名医生的基本
修养。”在护士拉住吴孟超打免针
时，他说：“外科医生碰到这种事
很正常，不用太紧张。”

一个晚期肝癌、肝硬化、肝腹
水的病人看吴孟超的门诊，他拉
着病人的手说：“不用急，我给你
开张住院证先住下来。”病人离开
后，助手不解地问：“吴老，这个病
人不能手术，用药也没有太大意
义，咱们的病床又紧张，干吗还把
他收进来？”“我也知道把他收进

来做不了太多，可是他已经被多
家医院拒之门外了，如果我们再
不收他，他肯定会绝望，说不定会
做出傻事来。”吴孟超说，“我们既
要看病，更要救人。”

“为医之道，德为先。”吴孟超
时刻记住老师裘法祖讲过的这句
话。他不仅看不惯嫌贫爱富的医
生；更对收受病人红包和拿药品回
扣的现象深恶痛绝。在他看来，病
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漠视病人的
生命就是亵渎医生的神圣称号。

在查房的时候，吴孟超会按
按病人肚子、轻轻叩击听一听；缓
缓撸起病人的裤脚看看腿肿不
肿；细细轻拭病人的额头，感受病
人的体温是否正常；有时顺手为
病人拉好衣服，再弯腰把鞋子放
到病人容易穿的地方。

吴孟超已经为 1 万多个病人
开展了手术，在病人心中几乎成了

“神医”的化身。“能让吴老的手摸
一下，我死也无憾。”许多身患肝癌
的病人说。89岁的吴孟超每天经
常要做 2 台以上的手术。许多人
对吴孟超的精力表示惊讶，更惊讶
于他简朴的生活，刚刚离世的吴老
爱人吴佩煜曾告诉：“一杯牛奶放
几个枸杞，加个鸡蛋什么的就是他
的一顿早饭，之后常常要坚持许多
个小时站在无影灯下。”

他在患者面前

一心赴救，皆如至亲

大医精诚

他将技术和财富无私奉献

袁隆平逝世后，人们悼念的文辞中有这样
一个热词——国士。何为国士？谓其“才德盖
一国”，抑或“一国勇力之士”？用在袁老身上恐
怕都不能概其全貌。因为还有对人民、家国、民
族的责任和爱。

2019年 9月 17日，袁隆平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当天，他还在试验田里查看杂交水稻生长
情况。行动不便后，湖南省农科院在他的住宅
旁辟出一块试验田，他在家里就能看见水稻。

当双脚无法再踏入稻田中，他的心，仍时刻

扎在广袤田野里。
是什么让他对稻田如此眷恋？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1956年上映的电影《上甘岭》中，年轻的志愿军战
士在异国他乡的坑道里，唱起《我的祖国》。

稻浪飘香，承载着人们对家乡的思恋，对温
暖的念想，对和平的向往。

那一年，26 岁的袁隆平开始了农学试验。
不久后，他的研究从红薯育种转向水稻育种。
这一转身，改变了他的一生，也影响着中国乃至

世界的生存境遇。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

同饥饿斗争的历史。挨饿，曾是
最深最痛的民族记忆。新中国成
立前，少年袁隆平，因路遇饿殍，
而立志学农。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一个当
时看来遥不可及的梦，让袁隆平开
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追逐。

“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

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
让老百姓挨饿。”1953年，从西南农学院遗传育种
专业毕业后，袁隆平立下誓言。蓬勃向上的新中国
给袁隆平提供了践行农业报国誓言的广阔舞台。
日益强盛的祖国就是他躬耕科研的沃土。1984
年，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国家下拨的
第一笔经费就高达500万元。”袁隆平回忆，中心因
此迅速建起了温室和气候室，配置了200多台仪器。

回望袁老一生，宏愿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
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家国命运的情怀和担当。

这是一条艰辛求索的路。质疑、失败、挫
折，如家常便饭；误解、反对、诋毁，曾如影随形。

他默不作声，背上腊肉，转乘几日火车，去
云南、海南、广东，重复一场又一场试验。

为稻种追寻温度与阳光，就像候鸟追着太阳！
粮稳，则天下安。水稻种植是应用科学。

对科学家袁隆平而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至高
无上——技术手段不断更迭，但所有工作的出
发点始终是丰收。

近年，杂交水稻年种植面积超过 2.4亿亩，年
增产水稻约 250万吨。中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
世界证明，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养活 14亿人民。

“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

5 月 22 日 下 午 ，灵 车 缓 缓 驶 出 医
院。长沙宽阔的主干道上，许多车停下
来鸣笛致意，人们涌上街头，齐声呼喊：

“袁老，一路走好！”
此时此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

冬玉在网络上写下：“一生修道杂交稻，万
家食粮中国粮。我敬爱的大师千古！”

反饥饿，不仅是中国人的斗争，也是
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世界粮食计划署最
新发布的《2021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
示，2020 年在 55 个国家/地区内至少有
1.55亿人陷入“危机”级别或更为严重的
突发粮食不安全状况。

面对全球粮食危机，我们无法置身
事外，不能无动于衷。

海外人士说，这位老人研究的，是根
除饥饿的“东方魔稻”。

如今，“东方魔稻”，在全球 40 余个
国家种植超过 800万公顷。

2010 年，时任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
总干事乔塞特·希兰写道：人们问我为什

么如此有信心可以在我们这一代消除饥
饿，中国就是我的回答。

2017年 2月，《自然·植物》杂志发文
认为，中国的水稻生物学、遗传学和群体
基因组学研究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
学研究。

一位科研工作者，为何有超越国界
的魅力、领先世界的技艺？

当你看见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新
版货币，你会更加理解——货币图案是
杂交水稻，它让这个曾有 200 万人面临
饥荒的国家，结束了进口大米的历史。

杂交水稻，成为解决全球粮食短缺
问题的“中国方案”。让全世界吃饱饭，
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科学精神的诠释，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这是袁隆平毕生的夙愿。

他说：“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
太平洋的海鸥。”

他，做到了！

5月 23日上午，长沙明
阳山殡仪馆。细雨霏霏，祭
奠者排起长队。

人潮中，有许多手持鲜
花、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莘莘
学子。他们面庞青涩，神情
肃穆，安静有序地跟着队伍
一步步前移，然后，深深鞠
躬。

一天前，当灵车驶过长
沙街头，许多青年齐声呼喊：

“袁爷爷，一路走好，一路走
好！”

同一时间，无数人在网
络上默契地传递同一句话，

“袁爷爷，我一定好好吃饭。”
一群年轻人，以纯真的

承诺，告慰一位老人至诚的
梦想。

袁隆平生前，每一次在
青年人中公开亮相，都堪比

“大型追星现场”。尖叫、鲜
花、掌声……在“95 后”“00
后”眼中，他是当之无愧的国
民偶像、顶流明星。

“我与他好像有过一面
之缘，在饭桌上，在课本里。”

“明明素未谋面，我却泪流满
面，像失去了爷爷一样”……
一位 91岁的老人，为何成为
中国青年热爱如斯的“网
红”？

没有比“手中有粮心中
不慌”更踏实的安全感，这是

最简单的道理，最直白的表
达。

没有比“喜看稻菽千重
浪”更持久的喜悦感，这是最
生机勃勃的画面，最扣人心
弦的憧憬。

那些身处大千世界、见
识五彩斑斓的年轻人，总是
被袁隆平人格中最朴素的力
量击中——那就是“真”，真
如少年。

他倔强，在千百次的失
败中依然坚信，世界上必然
有一粒种子，可以战胜饥饿；

他坦诚，功成名就后，面
对测产失败全无包袱，“跌跤
就跌跤，再爬起来就是了”；

他幽默，步入鲐背之年，
总是自称“90后”，笑言要和
青年研究者比比脑瓜子；

他活跃，过了 80岁，还
能在气排球比赛中打满全
场，而且担任主攻手；

他浪漫，工作至深夜，会
心血来潮拉着夫人的手奔到
河边，跃入水里畅游；

……
“你们正值如花的年龄，

也正是充满梦想的时候。但
是，仅仅停留于做梦是不够
的，我希望你们要树立理想，
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这句对大学新生的寄语，敲
响了无数中国青年的心房。

君似雁随阳，为民谋稻粱

“我是洞庭湖的麻雀，更要做太平洋的海鸥。”

真如少年 袁隆平走了

袁隆平星依然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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